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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陈灿同志认识，是 2011 年秋，当时

我们中央第六地方巡视组去浙江，陈灿同志

是浙江省纪委派给巡视组的联络员。他个头

不高，很敦实的样子，话少，谦逊，工作非常认

真负责。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慢慢熟悉起来，

有一天晚饭后，在驻地散步谈到文学创作时，

他对我说也喜欢写诗。这时我虽然已经离开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岗位，但依然关注

文学事业发展，对年轻同志，特别是业余时间

从事文学创作的同志，更多一份关心。我很

高兴，就说有作品送我欣赏下。于是他送来

新出版的诗集《抚摸远去的声音》。

草绿色的封面，透出青春的活力气息。

读了他的诗才知道，陈灿同志参加过上世纪

八十年代的老山防御作战，身负重伤，在病床

上躺了两年多。但无论在前线猫耳洞，随时

准备为国牺牲，还是经受着伤痛的巨大煎熬，

陈灿同志始终没有放弃对诗歌、对文学的由

衷热爱。在前线没有纸，就写在香烟包装纸

上；躺在病床上一动不能动，就口述，让护士

记录。他的诗，在前沿阵地上传看，给战友提

振战斗的勇气，在后方医院里传诵，鼓舞战友

们战胜伤病，重回保家卫国的前线。当他刚

能下床时，就拄着双拐，给一同养伤的战友朗

诵《双拐》，把腋下的双拐赞美为人生河流中

的双桨，在医院里引起了强烈反响。2012

年，在杭州举行的“战士诗人陈灿诗歌研讨

会”上，陈灿同志又一次朗诵了这首诗，我和

在场的人都深受感动。

经过七百多天的艰难治疗，甚至把腰间

的骨头取下补到腿上，陈灿同志奇迹般地伤

愈了。他走进了杭州大学中文系，成为当时

杭州大学校园里唯一一名穿着军装的大学

生。部队转业后，到浙江省委部门工作，经历

过多个重要岗位，工作成绩突出。在繁忙工

作之余，陈灿同志一直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热

爱，笔耕不辍，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方

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多次获得各类奖

项，被评为杭州市年度优秀作家。他还到中

国作协所属的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

讨班交流，把自己战斗、工作、生活的经历和

体会与其他作家朋友分享。

虽然老山作战已过去三十多年，但那段

烽火连天的日子，永远留驻在陈灿同志的心

里。近年来，他数次重返当年战斗过的地方，

缅怀牺牲的战友，考察边疆经济社会发展。同

时，也在反复回忆、思考、体验已经逝去的战斗

生活。“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些情感的激荡

和思考的成果，陈灿同志用诗的形式表现出

来，就集成了这本《士兵花名册》。这比在猫耳

洞里小战士的“急就章”，又深刻了许多。

陈灿同志是以军旅诗步入诗坛的。他的

诗歌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反映了

一个“战士诗人”的崇高使命和强烈的责任

感。读了他的诗给人以催人奋进、奋发向上

的一种力量。同时，也是在诗歌艺术上努力

探索追求的佳作。诗歌的韵律节奏、形象塑

造、氛围营建等方式手法的运用都较为纯熟，

和主题思想相映生辉，努力把主旋律内涵与

现代艺术创作相结合，殊为不易。

（金炳华，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原

党组书记）

是情感的激荡 是思考的成果

今天下午2点，在杭州图书馆一楼读者交流区，有一场“战士的歌——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诗

歌朗诵会”，“战士诗人”陈灿新诗集《士兵花名册》现场隆重首发。

上世纪80年代，陈灿以裹挟着浓烈硝烟味的战地军旅诗步入诗坛。三十多年来，他在猫耳洞写诗，在病床

上写诗，在大学的校园里写诗，在繁杂的公务和公文间隔里寻找诗的语言⋯⋯“对诗，最初可能是一种喜欢，而

现在却是我生活的一种方式甚至是安慰灵魂的一种仪式。”写诗成为陈灿的日常，而且他说：“我写诗不是为了

把文字分行，而是为了将走远的人一个一个拉近。”

由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士兵花名册》收录了陈灿近年的新作——这是一首首英雄赞歌，也是诗人战后一直

走在怀念之中，深情谱写出的英雄挽歌。

“战士诗人”陈灿诗集首发，著名作家写来序言

感情里始终有颗上膛的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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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诗集《士兵花名册》序

由于种种原因，我这些年接触新诗还是

有限的。

看了“战士诗人”陈灿的诗，还是给我带

来一些意外的收获。那就是作为一个部队文

艺工作者，我为部队培养出这样一位战友而

感到高兴。这不仅是因我们都喜爱文学，更

为重要的是，他现在已经脱下了军装，但依然

保持着军人的情怀，而且笔下始终书写反映

军旅生活的作品，一直为军队、为战友倾注着

他的情感。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我们都

有着共同的对那场战争的情感注入。所以，

正如陈灿自己所讲的，他虽脱下了军装，但

他脱不下军人的情结⋯⋯这些，都是我愿意

为《士兵花名册》说几句话的理由。

据说他们到前线在临上阵地前，看的是

根据我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改编的电影，

许多战友哭得稀里哗啦。这一点我能理解。

这不是我们的战士不够坚强，实际上，他们当

中大多数人在参战前就已经看过这部电影或

小说了。但作为一般的观众和即将奔赴战场

的士兵看这部作品，那种感受是大不一样

的。所以，虽然自古以来写战争的诗篇有许

多，而在众多关于战争体裁的诗篇中，真正出

自参过战、又是写战争诗的诗人的作品并不

多，尤其是在和平时期。在这篇文字里，本来

我不想也不能对他的诗句作过多的主观评

价，但当读了《一个士兵留下什么》《这样一群

人》《出征酒》《出征的人》，还有《士兵花名册》

《搬运遗体》《一块头盖骨》等诗作时，给人所

带来的视觉与情感冲击，是我始料不及的，仿

佛一个新兵初入阵地便被枪林弹雨铺天盖地

劈头盖脸《落下来落下来》⋯⋯我觉得，这是

迄今为止在我对新诗有限的阅读中，我所能

读到的一个参加过战争的士兵所创作的关于

那场战事的最让人怦然心动的一部诗集。读

他的作品，没有当今诗坛存在的浮华与虚假。

更可贵的是，从他前后跨度三十余年的

诗作中，几乎每一首都饱含着一个军人的至

深大爱、家国情怀，即使为数不多的抒发个人

情感的小诗，也写得如此鲜活、激情饱满、令

人震撼。抛开他出色的诗才，这都是一个真

正经历过血与火考验过的战士，对国家、对亲

人、对生活、对美的独特心领与神悟。这也是

一部参战士兵的个人心灵史。每一行诗句中

都能够读出诗人饱醮着激情、热血与大爱的

大气抒怀。你仿佛看到诗人手中握着的不是

笔，而是把自己的灵魂捧在手上；那纸上游动

的文字，仿佛是一个个“碎了的名字”，真得被

诗人喊了起来，在诗句中闪动着惊异的目光，

似在追问，又充满渴望、期待与感激。

但凡有过从军经历的人，一生中都或多

或少留存着军人的印记。而作为一个参过战

的老兵，在他的生命中，这一种经历应该是更

加刻骨铭心。正如诗人自己所说，曾经穿过

十几年军装，现在脱下军装十几年，但军人的

情结无法随着军装一同脱下，“感情里始终有

一颗上了膛的子弹”。诗人怀着对国家的赤

子之心，对军队的血肉情缘，对战友的一往情

深，对故土的至深爱恋，都用诗歌的方式表达

出了无限敬意。如果说，我那部作品是我当

年作为小说家，用小说的形式献给那些牺牲

战友的花环，那么，我认为陈灿这部诗集《士

兵花名册》，是继小说、影视等文学形式之后，

一位亲历过战争的“战士诗人”，献给他一同

出生入死的战友一份诗的花环。

（李存葆，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解

放军艺术学院原副院长，少将军衔，著有《高

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大河遗

梦》等）

本版文字有删减，标题为编者加

诗人握着的不是笔，而是把自己的灵魂捧在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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